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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书——家务好伴侣
◎王秋女

萝卜丝包

萝卜丝包和肉包、青菜包是本地的
常规点心，一年四季都有。以身价论，
肉包是老大，萝卜丝包和青菜包是孪生
兄弟。我平日里常吃到青菜，因此我是
选肉包或萝卜丝包居多，一般点上一
只，佐干丝或面条吃。

看外观，萝卜丝包和“老大”的行
头更接近。虽说包子的面皮是一样的，
但青菜包的馅心绿得鲜明，面皮包藏不
住这一腔春意。萝卜丝包和肉包则容易
混淆，它们表层面皮上的油斑很相似，
油亮、泛着乳黄色，有雨天后的通透之
感。以前我在想吃肉包、偏偏又囊中羞
涩的时候，总寄希望发放面点的师傅能
把我点的萝卜丝包错拿成肉包，可是我
一次也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我发
现了端倪，原来肉包和萝卜丝包顶上收
口处是有区分的，肉包收口松、萝卜丝
包收口紧。

往小处说，这是暗记；往大处讲，
这是风格。做包子需要这样的设计，做
人也需要这样的个性，千人一面的世
界，实在无聊乏味。

每家茶馆做的萝卜丝包（当然其他
包子也一样）味道均不同，馅心里除了
萝卜丝必不可缺外，他们放的辅料是不
一样的，有的喜欢加肉末、有的喜欢配
香菇丁、有的喜欢放青蒜，有的喜欢什
么都放一些，搞得像是什锦包。合我口
味的一家茶馆所做的萝卜丝包，里面是
细细的萝卜丝、木耳末、香葱花，辅料
也仅盐油而已。不沾荤腥的包子清清爽
爽，作为寺庙的素斋也并非不可。

蒸笼里的萝卜丝包香味不明显，咬
开后的萝卜丝包香味直窜，手在包子下
方一捏，会有油汁涌现而出，依附在咬
口处的一根根萝卜丝上，再把泛着光亮
的萝卜丝馅连同面皮咬入嘴中，绵滑、
柔韧席卷舌面，嚼至末尾，又有单刀直
入的脆嫩，和口水“会师”后的油汁仿
若净化成水，味觉湿润如热带雨林，概
因是萝卜有吸油去腻的功能。

能体现萝卜这一功能的还有一则民
间故事，说是清代名医叶天士看到一店
铺老板天天买肉吃，觉得这样吃日后定
会生病，就暗中把喝茶剩下的茶叶晒干
了贮藏，准备以后给老板治疗时配药
用，结果过了好久，老板也没生病，叶
天士很奇怪，后来了解到老板天天吃的
是萝卜烧肉，这才恍然大悟。

故事是我幼时听祖母讲的，当时她
为劝导我不挑食出此良策。祖母生前很喜
欢吃萝卜，也爱吃萝卜丝包。我也经常买
萝卜丝包给儿子吃，把故事讲给他听，这
算是我家具有精神价值的“传家宝”。

周六上午，照例有一大堆家
务等着。我躺在床上脑子里罗列
着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堆积如
山的家务，单想想就已经抑郁得
不想起床了。突然想起正听了大
半的《新宋》，刚好可以借着做家
务好好听上十几回，顿时精神一
振，心情立马大好起来。做家务
前，我打开听书App，调节好音
量，塞上耳机，再将手机放入运动
臂包，绑在手臂上。这个运动臂
包并不是为了运动所用，而是我
特意为方便听书买的。

准备妥当，边听边做起家务
来。还真别说，这家务和听书一
搭配，干起活来可真是不烦人！
想起有这么小半天时间可以好好
听自己喜欢的书，甚至觉得颇为
期待享受这些原本令我深恶痛绝
的家务时间。

作为一枚中年老母亲，职场
上勤勤恳恳、委曲求全，回家后更
是忙忙碌碌、三头六臂，白天忙工
作、晚上忙孩子，人家互联网精英
是“996”，我们中年老母亲那是

“6-12-7”！想正儿八经地坐下
来安安静静地读上几小时的书，
真可以说是颇为奢侈的事！

而听书相对来说自由多了，
能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做家
务时可以听、通勤路上可以听、送
孩子上培训班在外面等待时可以

听、跑步机上跑步时可以听、敷面
膜时可以听……甚至洗澡时也可
以听！大致统计下，这一年，我竟
然听了70来本书，几乎是孩子上
小学后我所读纸质书的总和！

先生每次见我很投入地听
书，就取笑说：“你现在活脱像个
听说大书的退休大爷哇，区别不
过是人家抱着个收音机听，你捧
手机听而已。”我哼了一声，说：

“嗨，可别说，我现在挺能理解大
爷们为什么喜欢听说书，这听书
啊，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当然听书跟读书的感觉到底
有点不一样，如果是以前读过的
书，现在重温一遍，那效果还是挺
不错的。听到喜欢的章节，早有
期待，会心一笑。但如果是一本
新书，听觉和视觉对信息的接收
程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
一些优美生动的细节描写，总觉
得还是要捧着纸质书读，才更能
领略到文字独具的美感；而有些
颇具深意的语句，须得一读再读，
细细品味咀嚼，方能体会到其中
的某些真意。而听书在这一点上
就相对较弱了，即便是一遍遍按
回放键，仍觉得浮光掠影、倏忽而
逝，回味不足。有时碰到同音字，
常闹笑话，特别是没有上下文关
联性的人名，最容易听岔了，有时
一本厚厚的书都听完了，再去翻

纸质书，才发现主人公压根儿不是
自己听着想当然的那个名字。

所以我选择的听书书目一般是
一些以前读过的、觉得有必要重温
的经典文字，或是一些故事性比较
强的小说。要是再碰上名善于演绎
的主播，听起来那是绘声绘色、生动
有趣，真有点听大书的戏剧效果，别
有一番趣味；再是自己想读却没时
间读的书目，先试听一遍，如果觉得
好、值得细读的，那就再去买纸质书
来读。而那些连听都听不下去的
书，则果断放弃，人到中年，时间经
不起挥霍，大可不必浪费于此；还有
一类就是一些晦涩难懂、啃起来较
为吃力的书，若真正坐下来读的话，
我估计自己很难有时间和耐心啃下
去，但边做事边听书就不一样了，想
着反正是打草搂兔子——能听多少
是听多少，收效虽微也不计较了，自
我安慰好歹算是听卷有益。

现在常听到一些反对听书的声
音，觉得这是速食化阅读，看似省心
省力，却削弱了人的阅读能力和阅
读乐趣。听书当然不能完全取代阅
读，但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
多人确实没法拥有大块的时间进行
纸质阅读。听听书，倒不失为一条
相对便捷地获得知识的新渠道；而
更立竿见影的，是给中年老母亲那
无聊琐碎的家务添了把活色生香的
新佐料。

我家离黄海边只有几公里
远，我小时候经常到海边挖蟛
蜞。蟛蜞是一种螃蟹，体型较小，
但它却是我们如东海边人家餐桌
上的美味佳肴。一盘腌制的蟛
蜞，至少会让你多喝一碗粥。

挖蟛蜞必备两样东西。一是
铁锹，这铁锹不能大，又要锋利，
挖起来才灵活；二是装蟛蜞的竹
篓，竹篓口上要放一只比篓口稍
大一点的无底盆，这样，装进去的
蟛蜞就不会爬出来。

挖蟛蜞最好的季节是初夏季
节和中秋之后，因为刚出洞和将
进洞过冬的蟛蜞都比较壮。挖蟛
蜞的地点是在范公堤外的海丫
里，待潮水退了之后才好挖。届

时向海丫望去，大大小小的蟛蜞
犹如千军万马，蔚为壮观。那一
只只蟛蜞在海丫两边自由自在地
爬动，尽情地享受着阳光。

我开始挖蟛蜞时挖一锹就用
一根小棒捅一捅，看看有没有碰
到蟛蜞。谁知这种方法很笨，最
后会将蟛蜞逼进淤泥里，要挖到
洞底才能挖到，而且常是缺胳膊
少腿的。后来，我发现大多数蟛
蜞待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只要
看准了洞，悄悄地从洞口上方20
多厘米处将锹口斜插下去，让蟛
蜞无后退之路，就能轻而易举地
挖到完整的蟛蜞。

问题又来了，我挖的蟛蜞多
数是“沙蟛蜞”。这种蟛蜞呈灰白

色，腌制后的口感比不上黄蟛蜞。
怎样才能挖到黄蟛蜞呢？我观察到
黄蟛蜞喜欢在黄土上打洞，因此，要
在海丫上方的黄土上挖。黄蟛蜞的
洞比沙蟛蜞的洞深，得多花点力气。

开始时每潮我只能挖到 2~3
斤，后来经验丰富了，竟然能挖到
8~9斤。挖回去的蟛蜞，送邻居一
部分，留一部分自己吃，剩下的提到
市场去卖，每斤能卖到2角钱，有时
还多点。5~6斤蟛蜞能卖上1元多
钱，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
入。我上中学的花费一部分就是挖
蟛蜞得来的。

20世纪70年代往后，如东县围
海造田，海丫被填平了，挖蟛蜞再也
不可能了，只能成为我美好的回忆。

◎陈日铭

挖蟛蜞正是好时候

◎李晋


